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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应不加注释和评论，对究目的、方法、结果和结论精炼陈述，着重反映新内容和作者特别强调的观点；在250字左右为宜。 
摘要：城市形态转换的主要表征是其核心功能——集散效应的演变。当代中心或高端城市的核心功能正由商品集散、工业集散、资本集散等转向知识集散，催生出“知识城市”形态。知识集散是一个知识集聚、创新与扩散的循环累积过程。这可通过AID模型加以刻画并运用样本城市数据予以实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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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f Knowledge City Based on Condensation-Innovation-Diffusion (AID)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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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main representation of urban morph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s the evolution of the agglomerating-diffusing effect as its core function. The agglomerating-diffusing object (subject matter) of the contemporary central or high-end cities is being changed from commodity, industry and capital into knowledge. This accordingly produces “the knowledge agglomerating-diffusing” and gives birth to the "knowledge city" mode. Knowledge agglomerating-diffusing is a circling and accumulating process of knowledge agglomeration, innovation and diffusion. This can be described by the AID model and empirically evidenced using data from sample c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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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问题的提出
随着经济发展、全球一体化和科技应用前进的步伐不断加快，传统的以资本、劳动力和资源禀赋等资源型要素为决定因素的经济发展模式己经不能够再适应现代社会对经济发展的需求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地区开始把主要精力转向了人才、制度、文化与创新等知识型要素上来，社会经济活动逐渐从物质经济向知识经济转变，人类社会开始迈入知识经济时代。伴随这种时代脉络的演进，作为空间经济网络体系的“点”或“节点”的城市，其发展形态在理论与实践层面得到不断地创新与重塑。近些年，一些新的城市概念被提炼出并且不断被推介用以表征城市发展的现实态势，如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创新城市等。而“知识型城市”就是当前知识经济语境下出现的一种新型城市发展形态。这种城市形态并不是脱离以往城市形态而建构的一种全新的城市模式，而是对现实发展中主流城市的形态内含与典型特质的一种有益包容与综合，是以“基于知识的发展”（KBUD）为理念，以数字技术推进城市智慧化发展，以知识创新推动城市知识经济集群化进程，以知识网络促进城市空间结构虚拟化程度，以知识管理强化城市善治的一种城市综合发展模式[1]。

作为社会子域的城市，其主体或核心功能是“集散”，亦即要素和产品（服务）的聚集和扩散。与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相联系，城市核心功能经历了从农业经济时代的农产品集散到工业经济时代的工业品集散，再到后工业时代的服务集散等的发展变化，其间大城市更经历了从商品集散中心到工业集散中心，再到资本集散中心等的演变过程。那么当今中心或高端城市的核心功能是什么呢？如果仍是“集散”，那么其集散内容或对象有何不同呢？这种新的集散效应可否并如何测度呢？其影响下又呈现出何种城市形态呢？厘清这些问题，不仅对丰富发展中的城市和知识经济理论体系具有学术意义；而且对优化和强化当下城市尤其是中心城市的功能定位，改善不同城市之间的分工、协作和互动关系，减少城市发展中的战略失据、政策错位、盲动效应与同质（构）化，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2 文献回顾
国外对知识城市的研究较早见于20世纪90年代，当时Ryser[2

 REF _Ref464642814 \r \h  \* MERGEFORMAT ]、Knight[3]学者发现，驱动城市发展的要素正在发生改变；由于对知识的依赖越来越强烈，城市经济发展的规律也开始发生了改变，知识性生产生活活动亦将主导城市的发展轨迹。2002年，SGS Economics and the Eureka Project报告正式提出了“知识城市”（knowledge city）这一名词概念，同时还提出了一些创建知识城市的先决条件和成功因素[4]。2004年，西班牙巴塞罗那“E100圆桌会议”发布《知识城市宣言》，确立了衡量知识城市的指标体系与11项具体标准[5]。Winden---与文后文献不符[6]提出的知识城市框架则界定了知识城市的7个基本构成要素。Yigitcanlar等---与文后文献不符[7]构造了31个指标与八大维度，从经济、社会、环境和管理,4个方面对城市发展进行了排名，并建立了知识城市发展评估模型。国内学者对知识城市的关注初见于世纪之交。钱伟[8]提出了知识城市的猜想。吴建中[9]意识到知识城市在城市发展中的重要性，提出了知识城市建设的核心。代明等[10

 REF _Ref464642911 \r \h  \* MERGEFORMAT ]、李杭蔚等[1

 REF _Ref464642911 \r \h  \* MERGEFORMAT 1]、王志章[1

 REF _Ref464642911 \r \h  \* MERGEFORMAT 2]分析了国外知识城市发展战略，介绍了它们建设知识城市的经验。陈柳钦[13]较为全面地概述了知识城市的缘起及其基本内涵、主要特征与衡量标准，促进了知识城市的理论构建与发展。吴敏华[14]则对知识城市与知识管理进行了解读,提出了知识城市所共有的一些特征，为我国城市向知识型城市转型提供了理论依据。近年来，国内外关于知识城市及其相近概念（数字城市、智慧城市、创新城市等）的研究更是不断延伸和深入，但对其主体功能、关键特征或核心能力的把握仍欠清晰精准，或需从集散效应入手找到解决之道。

早在一个多世纪前，韦伯[15]在《工业区位论》一书中就建立了有关集聚的概念。熊彼特[16]将韦伯提出的工业集聚表象归纳上升到创新的集聚。Audretsch[17]在研究后认为，知识能够得到更有效的培育与传播主要取决于区位的邻近，因此，新知识经济活动更倾向于集聚在相同的地理区位。Pinch等[18]研究指出，知识的集聚是来自于知识的粘滞性与流动性这一对矛盾的平衡。王庆年等[19]将知识集聚分为企业、行业、国家和区域4个层面，并指出知识集聚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作用。李金生等[20]指出多维度、不断进行的知识集聚对高技术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提升具有重大意义。相比较于知识集聚，知识扩散则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更多的关注。Rogers[21]认为扩散是在一定时间内，创新知识通过某种渠道,在社会系统组织成员中进行传播的过程。Cohen等[22]认为区域知识的扩散能力取决于知识水平、经济能力、科研能力、社会环境等多方面区域因素的影响。王世辅[23]认为知识扩散过程由知识源、知识接受方以及知识扩散路径3个要素构成。刘光容等[24]认为应根据不同的场合来选择不同的知识扩散机制。樊燕萍等[25]等指出，知识扩散是影响科技型人才聚集效应产生和区域经济发展的关键因素。如今许多研究空间经济网络体系的成果也涉及到集散问题，为我们把握高端或知识城市的核心功能提供了启示，由此本文尝试分析知识集散效应下呈现出的城市新形态。

3 理论模型与分析框架构建
知识城市模型需刻画出知识集聚、创新与扩散的动态特征，同时要为知识型城市的集散效应提供评价依据，本文据此构建集聚-创新-扩散模型（agglomerating-innovating-diffusing，AID）：知识型人才和信息、创新创业资本及创新型业者（企业、院所等）的集聚为创新提供氛围与平（舞）台进而实现或提升知识创新；知识创新的成果（如专利、新产品以及“回波”人才和信息、异地或对外直接投资等）通过市场或非市场的渠道向外传播进而促进了知识扩散；而知识扩散实现了经济收益与知识价值，知识扩散伴随着价值反向流动的过程又为知识集聚进一步创造了条件,再次促成知识集聚与扩散[26]。三者处于相互促进的互动递进状态（参见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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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SECI表示持续互动并呈螺旋式上升的知识创新过程[27]在此处补充提供该引用内容具体页码
图1 知识城市AID过程

3.1 知识集聚
知识集聚推动了高技术产业群的形成，即知识密集型产业群[28]。高技术产业的发展必须凝聚众多的知识与先进技术，同时还需聚集许多专业高级人才，然后再以大量投资作为保障。发达的服务业与良好的生活环境对高级人才有较高的吸引力，而高度发达的金融市场则有利于高科技企业的投资资金集聚；此外，高技术企业的生存主要依靠完善的信息基础设施，科学基地效应促使大学或研究基地附近聚集了更多的高技术企业，如此更有利于它们获得技术上的支持和指导，以及最新的高科技成果等知识资源。因此，高技术企业一般更趋向于聚集在生活环境良好、智力资源密集、通信交通便利、基础设施发达、信息灵通的地区，从而促进了高技术知识密集型产业群的形成。集聚一旦出现，便有自我加强的机制，集聚效应会对劳动、资本、信息技术等要素产生吸引流向本地区，从而形成更大规模的集群，使得产业群不断发展。集群内的企业或机构具有组织接近性与地理邻近性，增进了企业间的信任与合作，促进了企业或机构间的集体学习与知识共享，如此有利于各种新知识、新思想和新技术的传播，知识溢出效应由此形成，对集群中企业的创新及创新扩散起到重要的作用（参见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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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知识城市AID过程中的知识集聚

3.2 知识创新
知识创新是发生在显性与隐性知识间的一个不断螺旋上升、持续互动的过程。日本学者Nonaka等[27]在此处补充提供该引用内容具体页码把知识创新的整个过程分为4个阶段，并据此提出了著名的SECI模型:（1）“潜移默化”，指从隐性知识到隐性知识的过程。个体通过企业来吸收集群内的外溢知识，然后再结合自有知识获得个体隐性知识，实现第一次知识创新。（2）“外部明示”，指隐性知识转化为显性知识的过程。个体的隐性知识通过隐喻、类比和模型等方式在团队内变得清晰明朗，便于团队内成员整合、共享及获取团队层面的显性知识，孕育出第二次知识创新。（3）“汇总组合”，即将显性知识转化为更复杂和系统的显性知识。有效梳理了团队层面零散的显性知识,使得知识逐渐系统化,产生了组织层面的显性知识，可以直接为企业所利用。（4）“内部升华”，指显性知识内化为隐性知识。将企业组织层面所形成的系统化的显性知识转化为组织内的隐性知识, 然后再为组织内部员工吸收与掌握，最后转化为企业的技术能力与竞争力。如此经过知识转换的4种模式，企业最终实现了知识的整合创新，而且这一过程表现为一个螺旋上升式的运动，在这一循环往复的运动中，知识得到了连续不断的创新（参见图3）。

图3改正：图内各变量符号应为斜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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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知识城市AID过程中基于SECI模型的知识创新
3.3 知识扩散
知识扩散指的是知识从发源地通过市场与非市场两种渠道方式向外进行的空间传播与转移[29]，其中市场渠道包括了直接投资、间接投资、产品与服务贸易、技术贸易及技术研发合作等形式，非市场渠道则包括了人才流动、学术会议、科普讲座、出国培训以及其他类型的媒介形式。知识的价值体现在它广泛、有效的应用上,因此,知识扩散是实现知识价值的最好途径之一[30]。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各种媒体(如网络、视频会议、电话、传真等)为知识的传播与扩散提供了便利，使得知识能够跨越时间与空间进行传播，并应用推广到其他经济领域与更大的地域空间范围；知识扩散促进知识生产、推迟出现知识与技术投入的边际收益递减、最大限度实现知识产品的市场范围与延长产品寿命周期。知识的扩散是在不同层次上进行的，这其中包含了产业内与地域上的扩散两个不同角度。产业内的扩散是指知识在某一产业内的企业间进行扩散，主要针对的是知识生产的扩散而言；地域扩散则包含了区内与区外扩散两个方面：区内扩散是知识对城市及区域内的经济作用过程；区外扩散则是该城市及区域内部的知识系统与周遭城市及区域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参见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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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知识城市AID过程中的知识扩散路径

3.4 数学模型

文中所有方程式及变量参数（含图表内）须采用文本可编辑格式（请使用word2007版本），不采用图片编辑格式，否则在印刷制版过程容易丢失图片造成错漏！且请注意凡变量应用斜体，常数项为正体；千位及以上数值采取用空格隔开的三位分节法表示；乘号统一使用“×”或“·”。另需特别注意负数的负号和减号的正确性。
对知识的累积性创新增长过程进行改进与修正，可以获得AID过程模型[31]。设存在A与B两个经济区域，域内创新主体通过技术创新获得专利（完全竞争的条件下），技术人员则作为知识的载体。根据内生增长理论，知识创新过程前期的知识型要素的积累与劳动生产率存在正相关的关系，且还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公共品属性[32]。任取区域A或区域B为研究对象并记为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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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设技术人员空间分布量为x，其所拥有的个人知识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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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区域知识资本量可表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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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式（2）中：β描述了技术人员在知识创造过程中的知识互补性；


则为知识溢出强度（任意两区域间），是关于知识扩散D的增函数，因此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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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假设知识生产技术人员的个人知识储量受到其所在区域专利数量的影响，因此知识生产技术人员的个人知识存量


与其所在区域的专利数量I间关系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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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式（3）中α为知识吸收率。将式（3）代入式（2）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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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令

 EMBED Equation.3 [image: image41.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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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式（5）中
[image: image43.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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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严格凸的增函数，且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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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5）表明，技术人员的空间分布是区域中的知识资本存量唯一决定因素。将式（5）代入式（1）中，可得到r区域单位时间内的专利存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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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式（6）即描述了既定区域的创新强度水平。令

 EMBED Equation.3 [image: image51.wm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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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r区域创新性产出变化率（或单位时间内专利数量变化）可以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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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任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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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式（7）得到r区域于t时期的专利数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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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式（8）中，
[image: image57.wmf]0

I

为r区域初始专利数量。
区域创新主体不仅受益于知识溢出使其劳动生产率μ得以提高，而且还受益于本区域生产厂商的知识积累。根据柯布-道格拉斯生产函数，可得到本地区创新性新产品的产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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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式（9）中：
[image: image60.wm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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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r区域创新部门的劳动力数量；
[image: image62.wmf](

)

1

0

£

£

t

t

表示新产品生产率；
[image: image64.wmf](

)

1

0

<

<

g

g

为劳动力产出的弹性。
知识资本的流出主要是以新产品的形式或专利合同等方式流向另一区域。设新产品扩散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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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创新性知识资本流出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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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将式（10）代入式（5）中，则得到关于I的创新性知识资本流出量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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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将式(8)代入式(5)中，则得到关于D的知识资本存量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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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将式（7）带入式（1）中，则得到关于A的创新性产品数量的式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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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由此得到AID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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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AID模型不仅表示“知识集聚(A)衍生知识创新(I)，知识创新(I)推动知识扩散(D)，知识扩散(D)再继续促进知识集聚(A)……”如此循环往复的正向循环互动的关系；此外还表明：知识的集聚水平、创新能力与扩散强度是知识集散效应的复合函数，记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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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age: image76.em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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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AID的正向互动关系
可见，知识的集聚（A）、创新（I）与扩散（D）呈现为一个正向互动循环累积的过程（如图5）：知识要素的集聚引发知识的创新，知识的创新促进知识创新成果的扩散，知识创新成果的扩散再进一步推动知识要素的集聚……知识城市主要担当这一过程的集聚点、创新枢纽与扩散源的角色，持续发挥着知识集散的功能和效应。

4 实证分析
本文将知识集散效应界定为知识城市的核心功能，并在先前建立的知识集散效应AID模型的基础之上，围绕知识的集聚、知识的创新与知识的扩散，同时兼顾城市可持续发展、区域创新能力、城市现代化进程和知识经济发展等方面的知识创新绩效指标，构建相应的知识集散效应的评价指标体系。

4.1 构建评价指标体系
上文提出了知识集散效应的AID评价模型，其中E代表了知识集散效应，A（知识集聚）、I（知识创新）、D（知识扩散）则为影响知识集散效应的3个核心要素，亦即E是A、I、D的函数。城市知识集聚程度(A)受到该城市的基础设施、城市环境、商务环境与人才本体的影响[25]，而城市基础设施与商务环境是企业选址的主要参考，尤其城市环境对高级人才有很大的吸引力，当企业与人才资本向本地区流入时，知识也随之向着这座城市集聚；城市知识创新水平（I）主要受城市的科技竞争力影响[33]，而科技竞争力可以从科技投入、科技创新和科技转化能力三方面来表现；城市知识扩散强度（D）通过该城市的商贸竞争力与产业竞争力来表现[34]，商贸竞争力也即城市向外经贸的能力，产业竞争力则是指产业的贡献、效率与国际化程度，这些指标都会影响到专利合同与创新产品的向外扩散能力（详见表1）。

4.2 指标权重的确定
计算权重即在总评价中评价出各个指标的重要程度，现较常用的主要方法有主观赋权法、客观赋权法与组合赋权法。主观赋权法是充分利用专家的知识和经验来进行评价；客观赋权法则是充分利用指标决策矩阵提供的信息进行评价。两种方法各有优势也存在不足，因此更合理的做法是将主观赋权法与客观赋权法进行综合，形成组合赋权法。本文采用层次分析法（AHP）和熵值法进行组合赋权（具体计算步骤参见参考文献[35]），最终组合权数见表1所示。
表1 知识集散效应评价指标体系及权重
	目标
	组合权数
	一级指标
	组合权数
	二级指标
	组合权数
	三级指标

	城市知识集散效应E
	0.26
	城市知识集聚程度A
	0.17
	城市基础设施竞争力A1
	0.14
	基础设施投资指数A11

	
	
	
	
	
	0.16
	交通设施指数A12

	
	
	
	
	
	0.27
	对外交通设施指数A13

	
	
	
	
	
	0.23
	信息化设施指数A14

	
	
	
	
	
	0.20
	文化设施指数A15

	
	
	
	0.10
	城市环境竞争力A2
	0.32
	区位指数A21

	
	
	
	
	
	0.18
	环境资源指数A22

	
	
	
	
	
	0.12
	环境质量指数A23

	
	
	
	
	
	0.38
	社会管理指数A24

	
	
	
	0.44
	城市商务环境竞争力A3
	0.62
	城市国际吸引指数A31

	
	
	
	
	
	0.38
	金融资本可获得指数A32

	
	
	
	0.29
	城市人才竞争力A4
	0.15
	人才资本吸引指数A41

	
	
	
	
	
	0.17
	人才资本教育设施指数A42

	
	
	
	
	
	0.39
	科技人力资本指数A43

	
	
	
	
	
	0.29
	科研机构指数A44

	
	0.50
	城市知识创新水平I
	1.00
	城市科技竞争力I1
	0.34
	科技投入指数I11

	
	
	
	
	
	0.34
	科技创新指数I12

	
	
	
	
	
	0.32
	科研成果转化指数I13

	
	0.24
	城市知识扩散强度D
	0.42
	城市商贸竞争力D1
	1.00
	外贸指数D11

	
	
	
	0.58
	城市产业竞争力D2
	0.26
	产业贡献指数D21

	
	
	
	
	
	0.21
	产业效率指数D22

	
	
	
	
	
	0.53
	产业国际化指数D23


4.3 数据与样本城市的选取

本文选择2014年为评价年份，受限于可获得的统计资料，指标数据主要参考《中国城市竞争力年鉴2015》[36]，并依此书中的城市综合竞争力为依据，从排名前50位的城市中选取了其中较有代表性的28个城市（详见表2）作为样本城市。这些城市散布于中国的中部、东部、西部与港澳台地区,选用样本具有典型性。

4.4 评价结果分析
根据上述指标权重表，对所选28个样本城市进行评价、比较与加权计算，对城市创新的水平和阶段进行评价，对其主要优势与不足作出比较，最后对城市的知识集聚程度（A）、知识创新能力（I）与知识扩散强度（D）进行加权计算并得出知识集散效应（E）的评价得分与排名，为其提供定量评价依据，以对新城市形态发展的道路与方向进行修正与调整。具体评价得分情况见表2所示。
表2改正：表第一栏内斜杠线删
表2 样本城市知识集散效应评价得分及排名
	城市
	A
	I
	D
	E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得分
	排名

	上海
	0.713
	2
	1.000
	1
	0.555
	3
	0.819
	1

	北京
	0.706
	3
	0.779
	2
	0.430
	6
	0.676
	2

	香港
	0.764
	1
	0.651
	3
	0.631
	2
	0.676
	3

	深圳
	0.525
	5
	0.441
	4
	0.527
	4
	0.483
	4

	天津
	0.434
	6
	0.436
	5
	0.508
	5
	0.453
	5

	苏州
	0.382
	13
	0.379
	8
	0.651
	1
	0.445
	6

	广州
	0.530
	4
	0.389
	7
	0.413
	7
	0.431
	7

	南京
	0.409
	8
	0.346
	9
	0.338
	11
	0.361
	8

	台北
	0.363
	15
	0.411
	6
	0.239
	23
	0.357
	9

	杭州
	0.406
	9
	0.346
	10
	0.305
	14
	0.352
	10

	大连
	0.364
	14
	0.310
	11
	0.341
	10
	0.331
	11

	重庆
	0.415
	7
	0.302
	13
	0.286
	18
	0.328
	12

	武汉
	0.402
	10
	0.300
	15
	0.273
	19
	0.320
	13

	宁波
	0.308
	24
	0.310
	12
	0.348
	9
	0.319
	14

	青岛
	0.328
	19
	0.290
	16
	0.354
	8
	0.316
	15

	沈阳
	0.343
	18
	0.302
	14
	0.298
	15
	0.312
	16

	厦门
	0.317
	20
	0.282
	17
	0.310
	13
	0.298
	17

	成都
	0.384
	12
	0.243
	22
	0.314
	12
	0.297
	18

	澳门
	0.393
	11
	0.260
	20
	0.244
	22
	0.291
	19

	济南
	0.343
	17
	0.272
	19
	0.206
	26
	0.274
	20

	合肥
	0.297
	26
	0.276
	18
	0.245
	21
	0.274
	21

	郑州
	0.312
	22
	0.240
	25
	0.292
	16
	0.271
	22

	福州
	0.292
	27
	0.235
	26
	0.291
	17
	0.263
	23

	西安
	0.361
	16
	0.226
	27
	0.208
	25
	0.257
	24

	长沙
	0.311
	23
	0.240
	24
	0.226
	24
	0.255
	25

	哈尔滨
	0.313
	21
	0.255
	21
	0.186
	28
	0.253
	26

	长春
	0.291
	28
	0.222
	28
	0.264
	20
	0.250
	27

	昆明
	0.300
	25
	0.241
	23
	0.193
	27
	0.245
	28


知识集散效应（E）集中反映了一个城市的知识型要素集聚水平、知识创新能力与知识扩散强度的综合效能，反映了城市的知识创新所受到知识流动产生的影响。作为中国最为发达的城市，上海、北京与香港在知识集聚（A）、知识创新（I）与知识扩散（D）3个方面表现都十分优秀，各项指标显示其有效发挥了知识集散效应，其经济和社会发展也因此而被不断地注入了活力。

从港澳台地区来看，香港的表现最为突出。作为国际金融、信息与贸易中心和全球知名的自由港，其在建设高科技城市与推进科技创新方面具有优势，城市知识集聚程度、知识创新能力、知识扩散强度及其知识集散效应都排到了前3位。台北表现也不俗，进入前10位；但其知识集聚程度与知识扩散强度较差，这两项才排到了第15与23位，可能是由于台北主要建设已基本完成，其各类基础设施及环境改善的投入力度降低，同时也与岛内高科技产业竞争力下降并向岛外转移有关。澳门整体表现较差，知识集散排名第19位，知识创新能力与知识扩散强度也都排到第20位之后，这可能与其地域狭小，产业结构过于单一，缺乏与科技竞争力密切相关的企业和研发人员有关。
从东部地区看,上海、北京、深圳、天津、广州、苏州、南京、杭州属于知识集散效应强的城市。一线城市中，上海、北京与深圳占据了排名前5位；而广州则稍弱，排到了第7位。天津、苏州、南京与杭州的排名进入前10位，这与其依托沿海开放先发优势和智力密集优势设立的高新技术产业园区有很大关联。大连、宁波、青岛、沈阳的排名呈中上水平, 位列11～16名，这些城市的知识集聚程度较为薄弱成为其相对弱势。厦门、济南与福州的知识集散排名则靠后，位列17～23名，其中有的知识集聚程度偏低，有的创新能力不足，而有的知识扩散强度则甚至排到了许多中西部城市之后。
从中部地区看,各城市的知识集散效应排名主要分布在20名之后。武汉作为中部竞争力最强的城市排第13位，其知识集聚程度表现优异成为其相对竞争优势。合肥、郑州、长沙在知识集散效应中平均排名位于21～25位之间，其中郑州的知识扩散强度较其他中部城市强。而作为东北老工业基地城市的哈尔滨与长春，传统产业比重大、核心竞争力不突出，知识集散效应排名到了第26与27位，但哈尔滨的知识集聚程度与知识创新能力排在其他中部城市之前，长春的知识扩散强度也表现较优。
从西部地区看,各城市的知识集散效应平均排名均较靠后。重庆、成都作为国家较为重视的西部城市，知识集散效应排名分别在第12与18位，其中重庆在知识扩散强度方面较弱，排在第18位；成都的知识创新能力表现较差，排到第22名。西安的知识集散效应排名较靠后，排到24位，但其知识集聚程度较高，排名甚至超过了许多排名在前面的中部城市。昆明的知识集散效应排名则到了末位，其知识集聚水平、知识创新能力与知识扩散强度都显滞后。

4.5 AID评分值的Pearson相关系数
样本城市的E评分值与AID评分值的Pearson相关系数如表3所示：知识集散效应E评分值与知识集聚程度（A）、知识创新能力（I）、知识扩散强度（D）的Pearson相关系数都大于0.8，说明它们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性；知识集聚程度（A）与知识创新能力（I）的相关系数也大于0.8，表明二者间存极强正相关性，说明它们间有相互促进功效；知识创新能力（I）与知识扩散强度（D）的相关系数为0.679，因大于0.6而显示有强正相关性，说明它们间也存在着相互促进关系；知识扩散强度（D）与知识集聚程度（A）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705，也大于0.6，表明二者存在强正相关性，它们之间也相互促进着。这进一步显示知识集聚（A）、知识创新（I）与知识扩散（D）的相互促进作用及知识城市之知识集散效应不断提升的机理。

表3改正同表2

表3  样本城市的AID相关系数
	指标
	E
	A
	I
	D

	E
	1.000
	0.943**
	0.977**
	0.802**

	A
	0.943**
	1.000
	0.897**
	0.705**

	I
	0.977**
	0.897**
	1.000
	0.679**

	D
	0.802**
	0.705**
	0.679**
	1.000


注：**表示在0.01水平（双侧）上显著相关

5 研究结论与政策意涵
本文主要探讨了知识集散效应下的城市形态，并尝试提出有关假设：“知识集散效应是知识城市核心功能”。通过构建AID数理模型并用以对我国东中西部和港澳台地区样本城市进行实证分析表明：

（1）知识城市的核心功能是知识集散效应。这是知识城市区别于一般城市或区域的功能标志。知识城市的战略重心与建设抓手是增强知识集散效应，包括大力提升城市的知识资源聚集水平、着重提高本地区的知识生产创新能力以及不断增强知识创新成果的扩散力度。

（2）知识集聚促进知识创新，知识创新衍化知识扩散，知识扩散又再推动知识集聚。本地区通过集聚了知识人才及知识资本等知识要素，为知识的生产创新提供了网络及平台，从而促进了本地区知识创新；而本地知识创新能力的提升又使其创新成果增加，为实现其知识与经济价值，则不得不通过市场及非市场渠道向外传播扩散，从而促进知识扩散；而知识扩散在实现了经济收益与知识价值后，使得本地区有能力提供更优质的生产生活及营商环境，又为知识集聚创造了条件，再次促进知识集聚。

（3）知识集散效应的强弱按东、西、中部地区依次递减。东部地区依托北京、上海与广州这些大型研发中心与沿海城市，其知识集散效应最强。得益于近年来国家战略和政策的倾斜及西部大开发的成效，尤其是基础设施的改善，西部地区城市的知识集聚程度有显著提升。中部城市的知识集聚程度、知识创新能力及知识扩散强度相对较弱，导致其知识集散效应排后。

（4）港澳台地区城市的知识集散效应仍具一定优势，但总体呈相对滞后趋势。从集散面向看，不论是知识资源集聚、还是知识成果扩散，客观上都以内地或大陆为首选或重心。因此它们需加强与内地或大陆的合作，密切交流与往来，加快相互之间的要素与产品（服务）流动，以博取更加显著的知识集散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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